小品

小姑奶奶

人物：腊月 20多岁 女保姆 

           雅茹 30多岁 女主人

           振远 60来岁 雅茹公爹

           警察 30多岁 小区片警

     地点：雅茹家

置景：雅茹家客厅，有沙发、茶几等，背景墙上挂着书法作品，行书“修从政之德，存浩然之气”。
   〔幕启，腊月站在凳子上更换背景墙上的画，她将书法作品摘下来，靠在墙下，换上一幅大胖小子。然后跳下凳子端详着。门铃骤然响起，腊月奔向房门。

腊月：谁呀？

振远：（门外答应）是我，小姑，我是振远。

〔门被打开了，一个农村打扮的老汉笑咪咪地进来。

腊月：真是振远呐。

振远：小姑。（打量屋内）咦？咋换成大胖小子了？

腊月：恭喜你呀振远，你儿媳妇怀孕了，你要当爷爷了。

振远：雅茹怀上了？小姑你咋没向我报告？（坐在沙发上）
腊月：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，我陪雅茹去的医院。（给振远倒水，然后自己也坐下了）

振远：那你昨天就该告诉我，让我提前一天高兴。你这卧底呀当得不合格。

腊月：怎么和你小姑说话呢？还不满意？人家当卧底的都能挣个仨瓜俩枣的，我呢？别忘了我只是保姆，卧底是白尽义务。

振远：我不是每月给你充10块钱话费吗？

腊月：你还真好意思提呀！

振远：蚂蚱小也是肉啊！

腊月：每回打电话你都东问西问的，10块钱话费还不够两回的呢。

振远：我不是不放心儿子吗？你看这电视上，隔三差五就有当官的给搂进去。和平这个局长当的，我是提心吊胆呐！你是他小姑奶奶，他出事儿你也不光彩呀。

腊月：你若不放心，就搬过来和他们同吃中住，何苦一人在乡下担惊受怕的。

振远：（不好意思地）不瞒你小姑，我……我最近又找了个老太太……

腊月：行啊振远，你还有这花花肠子啊？

振远：让您老见笑了。

腊月：我老吗？小姑奶奶还是黄花闺女呐。你今年60多了吧？

振远：虚岁60。哎，不对！咋扯到我头上了？说我儿子和平。

腊月：你儿子姜和平、姜大局长没问题，人家是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犯法的不做，犯病的不吃。

振远：真的没有一点问题？

腊月：姜振远！你还盼着儿子有问题咋的？要说有问题，那也是局长他爹有问题，花心大萝卜！

振远：（尴尬地）小姑你……做长辈的，留点口德行不行？

腊月：好啊，那就给我大侄两毛钱的面子。其实啊，我倒挺羡慕你的。你不但有个才华出众的儿子、漂亮贤惠的儿媳，还有个热情仗义的小姑。你太牛了你！

振远：这到底是夸谁呢？

腊月：甭管夸谁，这是事实。（嘻皮笑脸地）对了，你告诉我，后找的老太太是谁啊？不会是小芹她妈吧？

振远：（沉默了一阵儿）就是小芹她妈。

腊月：我靠！（猛在站起来）还真是她。都说你俩年轻时就有一腿，果不其然。

振远：啥玩意儿有一腿，哪来的那么多腿？我是蜘蛛啊还是蜈蚣？

腊月：（笑道）你是八爪鱼、千脚虫，好象挺委屈似的。
〔振远欲言又止，无奈地摇摇头，闷着头喝水。这时，门开了，雅茹进屋，她的脸色不太好。

振远：（下意识站起来）雅茹。

雅茹：爹，您来了。

腊月：那什么，你们唠着，我去做饭了。

雅茹：腊月，你等一下。

振远：雅茹你叫她什么？腊月是你叫的吗？别乱了辈份。我还叫她小姑呢。

雅茹：爹，我知道，她是我小姑奶奶。

腊月：我们俩的事儿，你少掺和！

〔雅茹将腊月引到一旁。

雅茹：腊月，你好象说过你有个同学在纪委书记家当保姆。

腊月：不是保姆，是小时工。每天就一个小时的家务。她叫小芹，对了，（指振远）他是小芹的后爹，有啥事儿他比我管用。

雅茹：后爹？（点头）噢，懂了懂了。这事儿先不让他知道。

腊月：啥事儿啊？这么神秘。

雅茹：我想托小芹向纪委书记打听点事儿。

腊月：她就一个小时工，能打听出啥事儿？再说，人家纪委书记能向她透露什么？那不找死吗！

    〔雅茹听罢，有些沮丧。

腊月：哎，雅茹，你想打听啥事儿啊？谁咋的了？

雅茹：（偷偷瞄了振远一眼）出大事儿了，和平出事儿了。

腊月：啊？和平出事儿了？不会吧？

振远：（走过来）和平出了什么事儿？

雅茹：爹，没事儿。就是和平今天上午被市纪委叫走了，说是配合组织调查。

振远：完喽完喽，还是出事儿了。白瞎了我每月的10块钱电话费。

腊月：瞅你那点出息！哎，雅茹，他们会不会搞错了？咱和平不是那样的人呐，一点违法的苗头也没有啊。

雅茹：是啊，他要贪污，或者受贿，我不可能一点也不察觉呀。

腊月：那，是不是作风问题？他在外面养女人了？

振远：不可能！我儿子随我！

腊月：拉倒吧你！还随你？雅茹，和平最近工作上有什么不正常吗？

雅茹：没有啊，（想了想）只是，他们局里有个工程做得不太好，在验收文书上和平没有签字。承包商倒是暗示过他，要对他表示表示，但和平没答应。现在甲乙双方还僵持着。

腊月：难道是老邵这孙子做的局？

雅茹：工程承包商就姓邵，你咋认识？

腊月：我哪认识他，是他手下人说的。

雅茹：手下的人？

振远：小姑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人要打和平啊？是不是得报警啊？

腊月：你就别添乱了。这个老邵啊，头几天趁你们不在家派人给和平送礼来了，一大提包，上面是茶叶，底下是钱。足足20万呐！
振远：我的天哪！20万？你……收了？
腊月：收了。老话讲得好：官不打送礼的，狗不咬道喜的，鹰不叨撒米的……

雅茹：你还真收了呀？

腊月：当然收了，送上门来不收，我傻瓜呀我？
雅茹：姜腊月！（气得浑身发抖，咆哮着）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凭什么当这个家？还真以为自己是小姑奶奶了啊？我们前世和你有仇啊！

    〔腊月开心地一笑。

振远：你还有心笑？

腊月：笑怎么了？你们这么着急，小姑奶奶我开心不成吗？

振远：嘿！你还有理了？我们上辈子抱你孩子下井了？

雅茹：（泣急而无语）……

腊月：雅茹你别着急，小心身孕……

雅茹：（哭丧着）还什么身孕？家都毁了我……全完了和平……

振远：你把和平害惨了你知道吗？对了，那钱哪？
腊月：干嘛呀？你们眼里就知道钱呐？我是小姑奶奶，钱是我收的，当然得由我来处理……

振远：腊月，这就你的不对了，钱是送给和平的，凭什么由你来处理？你想独吞怎么着？

腊月：嘿嘿嘿！姜振远，你也开始叫我名了。好啊，叫吧，可劲儿叫！（索性坐在沙发上，倒杯水缓缓地喝着）

振远：少废话！把钱交出来！

腊月：晚了，交不出来了。

雅茹：（眼神发直，喃喃地）完了，彻底完了，这个家彻底毁了。可怜我这孩子，还没出生就……

腊月：雅茹你听我说……

振远：（一跺脚）不行！你得跟我去找纪委说道说道，得把和平给我换回来。（欲拉腊月，却其被挣脱）

腊月：我说你挺大岁数的人了，遇事儿就不能冷静冷静？

振远：那可是我亲儿子。

腊月：是吗？真的假的？

雅茹：爹，你还是找小芹去吧，托她把事情说清楚。

振远：噢，这也是条道。我这就去。（欲走）
腊月：站住！

振远：你还想怎么着？你这卧底不称职，小姑奶奶更不合格，事儿整得一团糟，还想怎么着？唉，都怪我，当初要是叫小芹来就好了。

腊月：我这个卧底称不称职，小姑奶奶合不合格 ，你说了不算，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字条）它才说了算。

振远：（拿来接过看着）收……收据啊？这是咋回事儿？

雅茹：（接过来看）你把钱上缴反贪局了？

振远：雅茹你别打岔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？

腊月：这是20万呐雅茹，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对和平也不敢十分相信，怕他万一经受不住诱惑犯了错误，所以就自作主张上缴反贪局。

振远：这么说和平没事儿了？我儿子真的没事儿了？

雅茹：可你一乡下人，又是怎么知道反贪局的？

腊月：山人自有妙计。我舅家的表哥就在反贪局上班，一切是他帮我办理的。雅茹，我琢磨着啊，可能是老邵看咱和平软硬不吃，所以才给他给下了套儿。这钱要是不收吧，不但便宜了这孙子，他还得另想法继续陷害咱和平。所以我就将计就计。这回呀姑奶奶我饶不了他，得追究他的行贿罪，彻底治治这孙子。

雅茹：（彻底松了口气）你做得太完美了，真的谢谢你腊月！你救了和平，也救了我们全家。刚才我……失态了，对不起啊！这个家还真得您来当。

腊月：净说傻话！我就一卧底，才10块钱的，当啥家啊我？

振远：是啊小姑，叫你当你就当呗。啥钱不钱的？

腊月：这会儿又叫小姑了？雅茹，我没听错吧？

振远：当然得叫了，咱是本家，还没出五服呐。以后啊，和平两口子我就交给你了。有小姑在，我放心。小姑这事儿办的，那可真叫漂亮！

腊月：漂亮吗？我看未必。说实话雅茹，我也没全交……

雅茹：（惊诧）啊？没全交？

振远：留了……多少啊？

腊月：（不顾俩人着急，淡定地喝了口水）我看咱家没茶叶了，就……留了一盒茶叶……（从茶几下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）
雅茹：（哭笑不得）小姑奶奶……你吓死人不偿命啊你？

振远：咱赶紧忙正事儿吧，拿上收据找纪委把和平接回来呀。

腊月：这事儿吧我看这样，先让和平在那儿待着，反正事儿早晚能搞清楚。和平的路还长着呐，这回他体会到了组织调查的滋味，对他今后也是个警示。

振远：这……（看着雅茹）

雅茹：爹，我听小姑奶奶的，权当给和平敲次警钟。（突然发现）咦？咋把书法给摘下来了？

腊月：这还不懂吗？你天天看着大胖小子，想着大胖小子，肯定能生大胖小子。

雅茹：生儿生女全凭缘份，还是挂上这幅书法吧。“修从政之德，存浩然之气”，多么明理的词啊！这是做人、做领导的行为准则。只有遵守准则，家庭才能安宁。

腊月：好吧，我听局长太太的。（起身更换书画） 

振远：要不，这胖小子挂里屋吧。

腊月：你去挂吧，我该做饭了。
雅茹：不做了，咱上饭店吃去。既是压惊，也是吃喜。

振远：下馆子啊？这……不糟蹋钱吗？

腊月：（盯着振远）姜振远！我帮你儿子逃过一劫，不该请小姑大吃一顿吗？真抠门你！放心吧，有雅茹在，你兜里那两毛半钱留着哄小芹她妈吧。

    〔门铃响起，腊月开门，一年轻警察进来。他向腊月敬礼，腊月慌忙用左手还礼，觉得不对，后又改为右手。

警察：谁是姜腊月？

腊月：我就是。有……有事儿？

警察：知道找你啥事儿吗？

腊月：知道知道。（急忙跑到茶几旁，拿起茶叶盒往警察手里塞）

警察：（一愣，又塞了回去）干嘛啊你？行贿啊？

腊月：那……不是这事儿啊？

警察：就在刚才，你是不是在楼下，把一练写字老头的笔给撅折了？

腊月：啊，有这回事儿。刚才我买菜回来，看一老头拿这么粗的笔蘸着水在石板上写字，我凑过去看，这老头怪啊，连写两个“滚”字，你说气人不？不就看他写字吗？叫谁滚呢？撅他笔是轻的。

振远：这就是老头的不对了，看他写字是给他面子，还叫人滚？

警察：你知道啥呀？人家是想写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，才刚写俩字。

腊月：（一笑）哟，是这回事儿啊？整岔劈了。

警察：事儿是不大，但我是片警，不得不管。得空给老人赔礼道歉，再买支笔啊。（敬礼后推门而出）
腊月：滚，滚，长江东逝水，这老头，真好玩！

雅茹：（嗔道）你才好玩呢。

    〔又是一阵门铃响，仨人面面相觑。腊月下意识地将茶叶盒塞给雅茹，雅茹又转手塞给振远，振远想都没想，又塞回腊月。

雅茹：这回领教了吧，做了亏心事儿，就怕鬼叫门。

腊月：当贪官也真可怜，不被撑死，也得吓死。

振远：小姑你一定要看好和平，老头那笔我替你赔。

腊月：你歇着吧你！（门铃再响）谁呀？

    〔门外传来女声：“腊月，是我，小芹。”

腊月：（拍拍胸口，吼道）滚！滚！ 

振远：（赶忙化解，冲门外喊）长江……东逝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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